
站在台上，我就是语文

薛瑞萍看云是拥有自己独特实践智慧的教师，她的课堂灵动而真实，她的语文教学追求持续而完整，什么是用生命在言说，在现场听过她讲课的人都深有体会。看云在攻读了大量的教育理论后，所做的不是宣扬这些理论，而是从自身出发，找准教师的定位，并付诸实践。真正的语文教师必定是读书人和儿童阅读推广人，通过自己的语文课堂而将语言的节奏和生命的韵律传达给儿童，帮助儿童构建完整统一的世界观。坚持诵读、朗读、吟诵，坚持真实写作，坚持让语文课堂成为文化合成的地方，这是一名语文教师的执念与信仰。这就是看云的语文。
语文教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教师要做个读书人。对语言高度敏感是一切学科教师的第一职业素养,语文教师尤其如此。可以把教师对于朗读重视的程度和对于文本的鉴别能力看做衡量语文教师是否优秀的标准。清晰简练、生动新鲜的教学语言会使学生对你的每一节课心存期待。他们知道：从你嘴里出来的话，绝不会重复昨天，绝不会是机械迂腐的陈词老调。无论教学辅助手段多么发达，语言——永远是教师联络感情、传授知识、激发思维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式。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新鲜活泼的语言从哪里来？读书——只有读书。其次，每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儿童阅读推广人。一名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和教育良知，不是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分数是否了如指掌，而是他是否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孩子喜欢读什么，能够读什么，正在读什么——和他们一起，向着更高更远更美的地方去。现在的小学也开始统考，也开始给班级——其实就是给教师按考试成绩排队。面对这样的压力，教师坚持建立班级书库，坚持建设书香班级是需要勇气的。教师的勇气来自于他对教育的认识，来自于学生幸福的表情——学生的反馈，让教师真切深刻地感受到自己



工作的价值，生命的价值。
为什么我高度重视阅读、朗读和诵读、吟诵？我十分认同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考查学生学习能力、阅读理解力的最为简单和可靠的方法不是考试，而是给他一份陌生然而适宜的阅读材料，要他们直接朗读。那些灵秀的孩子之所以能够在发声的第一句就做到流利通顺、富有语感，是因为他们具有开阔的思维视野、灵敏的感悟能力及对于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世界的完整性、统一性的良好体验和把握。正是阅读，正是大量的、高品位的阅读使孩子体验并把握了符号世界（也即现实世界）的完整性、统一性。阅读、朗读、诵读，是儿童深入进行母语学习的最朴素、最可靠的途径。阅读的本质不是看，而是倾听。语文教学中要坚守朗读品位，坚持对于语感不懈的追求。儿童离开无拘无束的游戏天地来到学校，要想让他们热爱语文，最好的方法是向儿童揭示语文的美丽——听见封存在文字里的美妙的声音。一年级是带领学生找到文字的韵律之美，培养语感的关键期，不容错过。在一年级，除了认字、写字，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朗读训练上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抓住了最迫在眉睫和不容耽搁的事情。朗读中,单独发言要求声音响亮，站姿端正,齐读的时候，则要他们声音低而柔和。我希望从我的教室里走出去的孩子，既温文尔雅，又磊磊落落，堂堂正正。教书，就是教做人。气质的培养，品行的熏陶，就在这分数不能衡量的点滴中。朗读的意义，就在朗读本身，在于流淌于朗读时光中纯净忘我的快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生长，更是幸福和快乐。“白色的阅读”能够让孩子于不知不觉回味潜藏在文字内部的美好声音的深刻学习，朗读第二遍，孩子的注意力将不再被故事所牵引，随着朗读，他们亲切地忆起和重温的，是情节，更是文字和声音。开始的时候，肯定有孩子觉得不耐烦。唯其如



此，更要白色的朗读，白色的倾听。比多听几个新故事更重要的，是在这白色的朗读和倾听中慢慢的，有时是艰苦的——炼心。诵读（反复朗读或背诵）是深入阅读。在记忆、感悟和理解遇到困难的地方，诵读比默读更能撑展我们的能力——因而也更费神耗力。在我所认识、所知道的每一个具有卓越的语言接受和表达能力的人那里，诵读都是必修的基本功、童子功。在语文教学主张流派纷呈、乱人耳目的当下，不告诉同行及家长童年诵读的关键性、重要性是不负责任的。相比于让孩子喜欢阅读（默读），让他们爱上诵读似乎更加困难，普通的中国父母很难让孩子在家里自主自愿地“读出声”，于是诵读就成为教室里必须做的事情，教室就成为唯一可能培植诵读种子的地方。如果教师自己是有过诵读体验的，如果教师自己深得母语学习的三昧，他一定是一个吝于解说的沉静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激发儿童阅读、朗读、诵读兴趣的好的牧羊人，从不数羊——只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将自己对阅读、朗读、诵读的热爱传达传染给学生。让孩子且听且醉，陶醉中渐渐松弛了劳累的意志，平常遭到压抑的无意识、潜意识的右脑开始运转起来。人在非思虑状态获得的东西，将融入骨血。再说吟诵，吟诵不同于发言，发言是把自己的见解说给别人听，发言时心中要装着听众。吟诵则是沉浸自我，情通古人。所以，吟诵一方面能让孩子舒展、绽放，另一方面又能让孩子变得沉静、优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一首孤独的诗，然而循环往复、回旋萦绕在我们耳边的，却是如此阔大、绵延、甜美的ɑng 韵！一首孤独的诗，可以写得如此开阔！这种开阔、光明和温软，是灵魂的力量，时代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也是人与天地相融通的力量。处境再怎么孤独，也有天上的明月与我相伴；生活再怎么阴暗，也有天上的明月给我光亮！所以我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第



二遍的‘故’为什么要拖长？这里藏着轻轻的哭泣，是低回、收缩之后的慢慢扬起、渐渐开阔，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所以，这首小诗才格外真挚，格外感人！而这种真挚感人的力量，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吟唱和舞蹈，才会缓慢、真实地渗透到孩子的身体里面，长到孩子的身体里面。这就是吟诵所具有的独特而神奇的教育、熏陶和治疗的作用。
作文教学的意义是什么？教育就是教会人正确的呼吸，阅读是吸入，而写作是呼出方式的一种。作文教学是母语学习的重难点，迄今为止，看云尝试过的方法有很多：教师“下水”，激发学生写作热情；求新求奇，鼓励孩子自由想象；创造“发表机会”，满足或刺激孩子的表现欲、竞争心。大约由于能力和耐性不够吧，这些方法迟早都会失去新鲜和效用。首先因为教师过度追求文学性，有意无意把学生当作潜在的文学少年来对待了；而文学气质之有无，大抵有赖天赋。其次，这些做法都在学生“内在的”节奏和需要之外起作用，而教师对于学生“内在的”节奏和需要知之甚少。面对试卷上的作文，学生为了太不可靠的几分之高，付出的代价是从小学会并且习惯虚伪——何况，这样的分并不是想要就能要到的。无论从利益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来考量，为了区区几分扭曲人格、追求肉麻的“文学味”，都是绝对不值得的。在今天，教师应以务实、负责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通过务实、负责的作文教学帮助学生获得他们切实需要的思维、表达、内省的能力，达到他们理应达到的身、心、灵的真实成长。果如此，他们既不会在分数上吃亏，又在分数之外，为一生发展奠定能力与品行的基础。作文教学的重大意义在于帮助孩子睁开眼睛看清世界，伸开双臂拥抱世界，从而能够在真实的世界站稳脚跟、迈开步伐，从而成为有定力、能辨别、健康质朴的一代人。为此，看云决不允许学生的作文中出现空洞虚假的文字。“‘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稻子金黄，高粱火红，成片的大豆摇起了铃铛。’请告诉我，



你在合肥的哪里看到了高粱的火红、成片的大豆？合肥当然有稻子！但请一定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的稻子？如果不远，我也想去看看。我们这里曾经就是大片的庄稼地，如今都种上了楼房。曾经站在阳台就能看得到的春天的桃花、秋天的稻子——如今我再也看不到了！请记住，以后只要写到田野景色，一定要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如此，你的文章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有质感、有生命！”——写真、写小、写实，这很难，但却能给孩子带来真实的成长。
我们该怎样使用语文教材？多年来，我国一直采用全国统一的课程计划和统编教材。现在，教材已呈现多元态势，但课程标准却是高度统一的。教师习惯于思考如何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课程设计的意图，并根据教材要求组织课堂教学——这是造成教师重教学理论，轻课程理论的原因之一。在一个优秀教师那里，他的课堂——总体意义上的课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流。诗不可句解，课不可节解。一堂课只能解决一个真问题，面面俱到的课上，孩子将一无所获。如今在众多条条的框定之下，课堂成了竞技场，学生成了教师为“出彩”而精心算计的对象。难怪有人说做课如做戏，公开课的交流经验，实为切磋演艺。重要的不是改变做法，重要的是更新观念。作为普通教师，当作为课程内容的教材、教学评估的方式与标准都非我能择的时候，我能做到的是：让教材成为自己生活的必需，让教材发挥最佳效用。好的文本就带领学生好好研习，劣质的就剖析、指斥。曾经愤怒于教材诸多文本在道理和文采上的种种缺陷，现在，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远欠优质的教材，它的特殊好处就显而易见了：课堂上，教师可以拿教材当靶子，在批判、甄别和说理中教书——立人。这样，难尽如人意的教材，就成了孩子的垫脚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至于学生，就语文而言，有广泛的课外阅读作为依托，则完全不必将



教材当作生活的必需。然而，教师却必须让学生把上课作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否则，就是混饭和误人子弟。对于教学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课文，如《天安门广场》《徐悲鸿励志学画》《虎门销烟》，作者皆为“无名氏”，行文皆为“社论体”。相对于孩子来说，年代较为久远，意义较为严肃，语言是滤尽个人风貌和细节描写的机械、宏大与端方。这是居高临下、毫不掩饰的说教。这是纯粹为了说教而拣选裁减过的不够全面因而也缺乏真实的历史。这样的文章，属于它们的位置，应当是《品德与生活》。面对这样的文章，教师应当做的是竭力发掘其中的“语文因素”以使儿童受益。如同饥荒年代的母亲，挖野菜、采山果也要尽力喂饱孩子。何况，中高年级的学生知道一些历史，哪怕是不够全面不够真实的；听取一些说教，哪怕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是必要的。毕竟孩子在一年年长大，他们终要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而社会正统思想和主流话语，是每一个社会人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当教师，因自己对于所谓“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逆反而在课堂上贬斥“思品课文”的时候，其实已经让孩子落进了教师个人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而这无疑也是一种对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屏蔽与灌输，一种对于儿童精神自由的压制与剥夺。所谓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所谓尊严，就是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要让孩子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各种不同的思想，从而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形成属于自己的观点和理念的权利和幸福。
让语文课堂成为文化合成的地方希望我的语文教学遵循的是一种对话的模式——在一切教学过程中，而非仅仅是课堂教学。在对话式教育模式中，学生受教的过程，也是教师被学生教会教育实践——随学生一起成长的过程。对话只存在于主体之间，合作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平等合作、真诚团结，教师凭借学养、师德、教育智慧及对学生的理



性之爱赢得学生赋予的权威，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师生之间的文化合成。这是我努力接近的目标。无论正在教学的具体学科、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这种教学是有意义的，那么撑起这座意义大厦的唯一基石只能是：通过教学，师生一起就现实世界、就学生的生活境况，进行联系、审视和思考——无论这种联系、审视和思考看起来多么幼稚，但它自有其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它赋予学习以生命的气息、个人的意义和现实世界律动的节奏，它使学生因学习而更加热爱生命。《他得的红圈圈最多》是一年级下学期的一篇课文。结尾句子是：“母亲知道小平学习这样用功，心里很高兴。”“母亲是怎么知道邓小平学习用功的？”教师问。
“上网，读老师日记知道的。”“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妈妈的。”“写信，老师给小平妈妈写信。”孩子们众说纷纭——语气非常之确定。在这样的时刻里，课文内容及当时人物的生活背景不再是外在于学生的待储存的知识，而是学生站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对之进行思考、试探的一个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实在不重要。在这样的问答中，学生生活与往昔学童的生活境况发生了交流——被孩子带进交流圈的，还有教师。课本知识不再是一个封闭、静止、亟待塞进学生大脑的东西，而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实现交流的中介，共同面对的问题。最终，师生猜测出母亲“知道小平学习这样用功”的几种可能。相比之下，就单位时间的利用效率而言，不经提问的直接告诉，看起来简要便捷了许多——两种方法的区别所体现的，乃是对教育的不同价值取向。我的课堂是



典型的提问式——好问题既具吸引力，又呈适度开放状态；好问题可以把师生之间的个别问答，变成在教室里到处反弹的公共对话。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之所以在小学六年里，坚定不移地带着孩子诵读、阅读、听音乐、看图画书，就是考虑到：在中国，等升到中学，绝大多数孩子将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进行自由充分地阅读。一个人对阅读的兴趣，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必须培养在童年——只有在童年能培养。世界上的竞争是残酷的，未来的道路是坎坷的。再怎么不放心，我们也无法陪伴孩子一辈子。在今天，我们唯一能做和应当做到的，就是为他们多播些饱满的种子，这些种子的特质，就是健全优秀的人格特质。具体说来就是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与人团结协作的能力，还有睿智、勇气和爱心——这种健全优秀的人格特质都是儿童的人生之路行得稳健正直的可靠保证。这是比分数更重要的事情，这是不少父母以自己有限的条件和能力在家里较难做到的事情，这也是教师自认为第一要做的事情。（薛瑞萍，网名看云，合肥第六十二中小学部语文教师）


